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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CR模型的内蒙古鄂托克旗生态廊道构建
景艳宾,孙 旭,刘 军,孙冬杰

(内蒙古农业大学 沙漠治理学院,呼和浩特010010)

摘 要:[目的]构建内蒙古鄂托克旗的生态廊道,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提供生物迁徙的路径,促进

不同栖息地之间的物种交流,为鄂托克旗生态廊道建设工程的科学实施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以鄂托克旗作为研究区,利用生态敏感性评价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析的综合结果确定生态源地,采
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和最小成本路径的方法,对生态廊道进行构建研究。[结果]①鄂托克旗生态敏

感性程度较强,极度、高度敏感区面积占全旗41.31%,主要分布于西北部蒙西镇和棋盘井镇交界区;②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总体状况较差,绝大部分地区处于中低值区,低、中值区面积占全旗95.37%;③构建了鄂托克

旗生态廊道体系,生态廊道与生态源地大致构成了一个环形闭合区域,重要廊道总长721km,一般廊道总

长803km。[结论]整体来看,鄂托克旗生态源地分散于东西两侧,布隆嘎查和察汗淖尔嘎查源地起到了

沟通东西物质能量交流的桥梁作用,为保证研究区整体连通性,加强这些源地的保护显得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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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ofEcologicalCorridorinEtuokeBannerof
InnerMongoliaBasedonMCRModel
JingYanbin,SunXu,LiuJun,SunDongjie
(CollegeofDesertControlScienceandEngineering,

InnerMongoliaAgriculturalUniversity,Hohhot,InnerMongolia01001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ecologicalcorridorinEtuokeBanner,InnerMongoliawasconstructedtoimprove
thequalityandstabilityoftheecosystem,andprovidethepathofbiologicalmigration,promotespecies
exchangebetweendifferenthabitats,soastoprovideascientificbasisfortheimplementationofecological
corridorconstructionprojectandtheprotectionofbiodiversityinEtuokeBanner.[Methods]TakingEtuoke
Bannerastheresearcharea,theecologicalsourcewasdeterminedbyusingthecomprehensiveresultsof
ecologicalsensitivityevaluationandecosystemservicevalueanalysis,andtheminimumcumulativeresistance
model(MCR)andminimumcostpathwereusedtoconstructtheecologicalcorridor.[Results]① The
extremeandhighsensitiveecologicalareaofEtuokeBanner,mainlydistributedintheborderareaofMengxi
TownandQipanjingTowninthenorthwest,accountedfor41.31%ofwholebanner.②Theoverallstatusof
ecosystemservicevaluewasinpoorcondition,mostoftheareaswereinthemiddleandlowvalueareas,

accountedfor95.37%ofwholebanner.③Theecologicalcorridorsystemwasconstructed,andtheecological
corridorandecologicalsourcearearoughlyformedaringintheclosedarea,amongthemthetotallengthof
importantcorridorswas721km,andthatofgeneralcorridorswas803km.[Conclusion]Onthewhole,the
ecologicalsourceareasofEtuokeBanneraremainlyscatteredonbothsidesoftheeastandwest.Bulong



GachaandChahannoerGachaplayabridgeroleintheexchangeofmaterialandenergybetweentheeastand
thewest.Inordertoensuretheoverallconnectivityofthestudyarea,itisparticularlyimportanttostrengthen
theprotectionofthesesources.
Keywords:ecologicalcorridor;ecologicalsensitivity;ecosystemservicevalue;minimumcumulativeresistance

model(MCR);gravitymodel

  生态廊道是指在景观生态中能串联空间分布上

较为孤立和分散的斑块、呈线性或条带状分布的景观

类型[1]。构建适当的生态廊道,能为物种提供迁移场

所,促进自然界物质、能量和基因的流动,有利于保护

生物多样性、维护区域生态安全[2]。保护生态环境、
构建生态廊道,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尤为重要。
国内外学者对生态廊道构建的研究大多与景观生态学

或者景观生态规划等方面相联系。Knaapen[3]提出了

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进行景观格局优化的研究,国内

知名学者俞孔坚[4]将其理论延伸到生态规划;For-
man[5]提出了格局整体性优化理论并进行景观规划。
国内对于生态廊道的研究也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廊
道的构建研究尺度多以省域[6]、市域[7]、流域[8]等相

对大范围;研究理论主要以“斑块—廊道—基质”为基

础[9]。鄂托克旗是典型的大陆性干旱草原气候,高原

地带,降水少,多种不利的自然条件干扰着景观格局,
生态环境脆弱性较为明显。鄂托克旗以牧为主,矿业

较为发达,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过度的矿产资

源开采,致使全旗生态环境以及可利用的自然资源遭

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近年来,鄂托克旗景观格局发生

了极大改变,生态环境恶化程度加剧,影响了鄂托克

旗的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考虑到生态廊道在不同

区域具有不同的特色,干旱草原荒漠区的研究也比较

少,且研究多关注于大范围尺度区域。因此,本文以

干旱草原气候区的鄂托克旗为研究对象,进行县域生

态廊道的构建,利用生态敏感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评价的综合结果来确定生态源地,通过最小累积阻力

模型和重力模型得出重要廊道体系,以期为鄂托克旗

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提供科学指导,并为旗县范围的生

态廊道后续研究提供借鉴。

1 研究区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鄂托克旗是鄂尔多斯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

106°41'—108°54'E,38°18'—40°11'N之间,全旗面积

约20368.60km2,海拔在1009~2153m之间。地

势分布情况为西北部高于东南部,西北部是桌子山山

地,中北部为多尔奔温都尔梁地,东南部更有毛乌素

沙漠。鄂托克旗夏季短促炎热,冬季漫长寒冷,常年

盛行西北风,雨量较少,蒸发量大,气候干燥。平均气

温6.4℃,年均降水量仅250mm。黄河流经境内西

北边缘,境内有都斯图河、赤老图河。鄂托克旗土壤

地带性显著,东南部广泛分布着栗钙土,根据地形特

征逐渐向西北部过渡,西北地区广泛分布着灰漠土,
土质差[10]。鄂托克旗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少数民族

聚居的县域,旗下辖有6个苏木、镇。2018年 GDP
为453.3亿元,同比增长了7%。根据产业结构来看,
第一产业增加值为8.95亿元,同比增长2.1%;第二

产业增加值为327.19亿元,同比增长8.7%;第三产业

增加值为112亿元,同比增长2.7%。

1.2 数据来源

主要数据包括:分辨率为30m×30m 的2018
年Landsat-TM影像;高程模型 GDEM30m 数据;
坡度数据是利用ArcGIS10.2中SpatialAnalyst工

具从高程数据中提取出来的;土地利用和土壤基质等

地理信息数据和现场调研数据,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

2018年鄂托克旗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

2 研究方法

2.1 生态源地的确定

生态源地是指具有重要生态服务功能、能够维持

生态系统完整性的生态斑块[11]。生态源地维持景观

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稳定性,其生态效益向周边环境

扩散。本研究从生态敏感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重

要性两方面进行定量分析,提取出具有一定面积的生

态重要性区域作为该研究区的生态源地。

2.2 生态敏感性分析

生态敏感性指生态系统对人类活动干扰和自然

环境变化的响应程度,表征发生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

难易程度和概率大小[12]。在自然状态下,各种生态

过程维持着一种相对稳定的耦合关系,保证着生态系

统的相对稳定,而当外界干扰超过一定限度时,这种

耦合关系将被打破,将使某些生态过程失衡,导致严

重的生态问题。敏感性高的区域,生态系统容易受

损,应该是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建设的重点,也是生

产生活的受限或禁止的地区。

2.2.1 敏感性评价体系的建立 根据早期2002年

制定的《生态功能区划暂行规程》[13]以及考虑研究区

的实际生态情况,运用层次分析法来构建敏感因子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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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指标体系,选取研究区典型生态特征坡度、高程、

NDVI值、土地利用结构(表1)以及土壤基质等5个

敏感因子作为指标层,综合敏感性评价作为目标层进

行分析。

表1 2018年鄂托克旗土地利用结构

土地利用类型 耕地 林地 草地 园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总计

面积/hm2 15888 132600 1597304 204 15276 20980 254608 2036860
比例/% 0.78 6.51 78.42 0.01 0.75 1.03 12.50 100

  按照《城市规划GIS技术应用》[14]中的分级标准

和参考杨姗姗[15]等的研究成果,将单个敏感性因子分

为极敏感、高敏感、中敏感、轻敏感和非敏感5个等级,
确立鄂托克旗生态敏感性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

表2 生态敏感性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因子
生态敏感性分级

极敏感 高敏感 中敏感 轻敏感 非敏感

NDVI值 -1~0 0~0.25 0.25~0.5 0.5~0.75 0.75~1.00
高 程 1950~2153 1700~1950 1500~1700 1240~1500 1009~1240
坡 度 >35 25~35 15~25 5~15 0~5
土地利用 未利用地 水域、林地 草地 耕地 建设用地

土壤基质 沙质 砾质 壤质 粘质 基岩

分级赋值 9 7 5 3 1

2.2.2 多因素加权叠加法 采用层次分析法(AHP)
计算各因子的权重,建立层次结构图,两两比较单因

子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对各敏感性因子按照5分制

进行打分。结果详见表3。

表3 鄂托克旗敏感因子判断矩阵及权重值

评价因子 高程 坡度 NDVI 土地利用 地表结构

高程 1 1/3 1/2 1/4 1/2
坡度 3 1 3 1/3 3
NDVI 2 1/3 1 1/4 2
土地利用 4 3 4 1 5
地表结构 2 1/3 1/2 1/5 1
权重 0.0722 0.2429 0.1256 0.4683 0.0900

通过云算子软件计算得出矩阵最大特征根λmax

=5.2083,因为λmax>4,需要对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
一致性指标 CI=(λmax-n)/(n-1),经计算 CI=
0.0521。通过查表可以得到矩阵的平均随机一致性

指标(RI),RI值见表4。当n=5,RI=1.12。再计算

一致性比率CR=CI/RI,经计算CR=0.0521/1.12=
0.0465。所以当CR<0.1时,矩阵一致性是可以接

受的。再求出最大特征根对应的特征向量,归一化处

理后得到单因子的重要性权重值 W =[0.0722,

0.2429,0.1256,0.4683,0.0900]。

表4 判断矩阵RI值

阶数(n) 2 3 4 5 6 7 8

RI值 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坡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土壤侵蚀和沙漠化程度,对
生态敏感性起决定性作用,坡度所占权重比率大一

些;高程不同,所对应的温度、气候、降水量以及土壤

条件都有一定差异,本研究区桌子山高程略显突兀,
比重小一点比较合理;NDVI值不仅可以很好反映生

态敏感性,还是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自然元素,也是

易被污染的环境因子,鄂托克旗以草地为主;土地是

人类活动的载体,用地利用类型不同表明人类对土地

和生态环境的利用程度也不同,从而导致生态敏感性

的差异,所占权重比率最大;地表物质结构类型的不

同,可以有效的反应区域的敏感程度高低和决定土地

利用的方式差异。
运用多因素加权求和模型(公式1)[16],并采用自

然断裂法对叠加结果进行重分类,最终确定鄂托克旗

各敏感性区域。

S=∑
n

i=1
AiWi (1)

式中:i为评价因子编号,对应高程、坡度、NDVI值、
土壤基质和土地利用5个评价因子;n 为评价因子总

数;S 为综合敏感性评价值;Wi 为第i个评价因子

的权重值;Ai 为第i个评价因子的生态敏感值(从
1,3,5,7,9中赋值)。

2.3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

生态系统服务涵盖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

得到的所有收益,是测度生态系统健康程度的关键指

标。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角度出发,选取生物多样

性、土壤保持、固碳释氧、水源涵养4项功能指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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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定量评价,通过归一化

处理与叠加分析评价综合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在Costanza、谢高地等[17]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并结合鄂托克旗的土地利用数据成果与实际情况的

调研,采用2017年土地利用二级分类系统,通过李晓

赛[18]当量因子调整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修正的

成果,得出鄂托克旗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

表(表5)。

表5 鄂托克旗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

生态系统功能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气体调节 778.54 2928.24 1638.42 592.62 894.74 0 127.82
气候调节 418.32 2928.24 4915.26 1557.08 2660.98 -1615.18 116.20
净化环境 116.20 1812.72 1487.36 511.28 6449.10 -3741.64 360.22
水文调节 313.74 2823.66 3892.70 1138.76 118802.88 0 244.02
维持养分循环 139.44 1812.72 151.06 58.10 81.34 0 11.62
土壤保持 1196.86 3195.50 1998.64 720.44 1080.66 0 151.06
生物多样性保护 151.06 3218.74 1824.34 650.72 2963.10 0 139.44
食物生产 987.70 778.54 220.78 116.20 929.60 0 11.62
原料生产 464.80 1963.78 499.66 162.68 267.26 0 34.86
水资源供给 23.24 2823.66 255.64 92.96 9632.98 -3509.24 23.24
美学景观 69.72 1313.06 801.78 290.50 2196.18 0 58.10
总价值 4659.62 25598.86 17685.64 5891.34 145958.82 -8866.06 1278.20

2.4 生态廊道的构建

各个生态源地之间是通过生态廊道进行连接的,
生态廊道内进行能量、物质流动和信息的传递,能够

大大减轻景观破碎化带来的危害。

2.4.1 生态廊道模型构建 本研究采用最小累积阻

力模型(MCR)和最小成本路径的方法,对研究区进行

生态廊道的研究。最小累积阻力指以生态源地为中心

到达目标地,克服不同阻力景观所需做的功。根据最

小累积阻力模型计算公式[19],可计算生态源地与目标

地的最小累积阻力距离,确定潜在的生态廊道。

MCR=fmin∑
i=m

j=n
(Dij·Ri) (2)

式中:MCR为最小累计阻力值;Dij为从生态源点j
到空间单元i的距离;Ri 为空间单元i的阻力系数。

通过参考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20],从土地利用

现状中选取林地、耕地、其他水域、草地、河流、园地、
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8种景观地类,再加上道路缓冲

区作为阻力因子,构建阻力评价体系(表6)。阻力取

值越高表示生物迁徙过程中受到的阻力越大。

表6 生态源地与目标地阻力因子赋值

阻力因子 林地 园地 耕地 草地 河流 其他水域 未利用地 建设用地 公路15m缓冲区

阻力取值 5 10 50 30 80 50 10 200 150

  运用重力模型[21]计算各生态源地之间相互作用

矩阵,定量评价各源地间的相互作用程度,从而能够

更为科学地判断区域内廊道的相对重要程度关系,重
力模型计算公式为:

 Gab=
NaNb

D2
ab
=

1
Pa
lnSa

1
Pb
*lnSb

(Lab/Lmax)2

=
L2
maxlnSalnSb

L2
abPaPb

(3)

式中:Gab为生态源地a 与b 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

Na 和Nb 分别是两源地的权重值;Dab是a 与b之间

潜在廊道阻力的标准化值;Pa 为源地a 的阻力值;

Sa 为源地a 的面积;Lab为源地a 与b 之间廊道的

累积阻力值;Lmax为研究区中所有廊道累积阻力最

大值。

3 结果与分析

3.1 生态敏感性评价

在ArcGIS软件环境下,根据公式1进行叠加分

析,生成综合生态敏感性分布图(图1)。鄂托克旗综

合生态敏感性评价分值介于1.25~8.74之间,将该指

数区间分值利用自然断点法划分5个等级,然后重分

类,并分级赋值(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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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鄂托克旗生态敏感性空间面积分布估算

敏感性
等级

分级标准
比重/
%

面积/
hm2

分级
赋值

非敏感区 1.25~3.75 2.17 44199.86 1
轻度敏感区 3.75~4.83 9.67 196964.36 3
中度敏感去 4.83~5.98 40.85 832057.31 5
高度敏感区 5.98~7.07 16.25 330989.75 7
极度敏感区 7.07~8.74 31.06 632648.72 9

鄂托克旗生态敏感性程度较强。极度敏感区域

占全旗面积的31.06%,面积达到了632648.72hm2;
高 度 敏 感 区 域 占 全 旗 面 积 的 16.25%,面 积 为

330989.75hm2;非 敏 感 区 域 仅 仅 占 全 旗 面 积 的

2.17%,面积为44199.86hm2。

图1 鄂托克旗生态综合敏感性分布

由图1可知,在旗的西北部呈现低—中—高—极

敏感性递增规律,由四周向蒙西镇和棋盘井镇交界处

聚拢,高程、坡度以及用地类型导致了这种现象;西南

部敏感程度较低,为轻度敏感性,因为耕地,坡度、高
程均较低;东南部敏感程度为高、极度敏感性,是由于

沙地引起的;东北和中部,是中度敏感性,植被类型为

草地,地势较平坦,壤质土壤。

3.2 生态服务价值评价

根据公式(2),利用自然断点法将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划分为5个等级:-8866~1278元/hm2(极低

值区),1278.01~4659元/hm2(低值区),4659.01~
5891元/hm2(中值区),5891.01~25598元/hm2

(高值区),25598~145958元/hm2(极高值区)(图2)。
鄂托克旗总体状况较差,绝大部分地区处于中

低值区(表8)。低、中值区面积达19425.53km2,
占比重的95.37%;部分地区处于负值状态,这是因

为建设用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负向的;仅有少部

分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极高,面积为6518hm2,占
比0.32%。

图2 鄂托克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布

表8 鄂托克旗生态服务价值评价分级

生态系统
服务等级

极低值区 低值区 中值区 高值区 极高值区

面积/hm2 16091.19 973619.08 969097.25 71697.47 6517.95
比例/% 0.79 47.80 47.57 3.52 0.32

全旗生态服务价值总体较低。高值区于东西两

侧零散分布,乌兰镇周边地区高于外部地区,耕作区

高于其他未利用地区,沿河地带高于周边其他地区。
高值区域集中分布在乌兰镇和阿尔巴斯苏木,主要是

因为这些地方是林地和水域的集中分布区域,这两种

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较高,且分布集中。低值

区和极低值区,包括许多建设用地和废弃或停产的工

矿用地,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较少或者不提供,
还会带来负面影响。

3.3 生态源地的确定

对生态敏感性评价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结果

分别进行赋值(表9),利用ArcGIS10.2软件中的空

间分析功能进行等权叠加统计,得到鄂托克旗生态重

要性等级分布图(图3)。

表9 鄂托克旗生态重要性等级划分

生态敏感性
等 级

生态服务价值
等 级

赋 值
生态重要性

等 级

非敏感区 极低值区 1 Ⅰ
轻度敏感区 低值区 3 Ⅱ
中度敏感区 中值区 5 Ⅲ
高度敏感区 高值区 7 Ⅳ
极度敏感区 极高值区 9 Ⅴ

生态重要性等级越高,需要进行保护的迫切度越

强,Ⅰ级和Ⅱ级为暂不需要保护的地区,Ⅴ级为优先

保护地区。
生态源地的总面积为13468.65hm2,零散分布

471                   水土保持通报                     第41卷



于鄂托克旗(如图3所示)。从Ⅴ级区域中通过相邻

斑块合并,并根据面积大小,提取出15个大型斑块作

为生态源地,并以此为源点构建鄂托克旗生态廊道。
源地主要分布在西北部的棋盘井镇和蒙西镇交界处

的矿区,东部零散分布于林地和水域附近。

图3 鄂托克旗生态重要性等级及源点分布

3.4 生态廊道的分析

根据对阻力因子分别赋值,将各阻力因子的矢量

数据转换为30m×30m的栅格数据,再使用镶嵌至

新栅格工具将各阻力因子的栅格图层叠加生成阻力

成本面(图4)。

图4 生态廊道阻力成本面分布

把阻力成本面作为 MCR模型的成本数据,利用

生态源地和阻力成本面计算每个像元到成本面上最

近源地的最小累积阻力成本距离,从而生成研究区潜

在生态廊道。通过公式(4),计算得到15个生态源地

斑块间的相互作用矩阵(表10)。重力模型结果反映

出潜在廊道对生态系统的重要性,进而得到鄂托克旗

重要廊道分布图(图5)。

表10 基于重力模型的源地间相互作用矩阵

重力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 0.00 0.27 0.03 0.02 1.59 0.16 0.02 0.76 0.37 2.84 0.06 0.68 0.22 0.23 0.18
2 0.00 0.37 0.06 7.96 3.44 0.06 0.35 0.64 3.26 0.54 37.13 0.84 0.96 0.62
3 0.00 0.22 5.50 2.39 0.22 0.23 0.21 1.82 5.25 8.94 4.11 5.16 2.69
4 0.00 0.48 0.10 1.14 0.06 0.02 0.30 0.32 0.32 5.10 3.41 9.04
5 0.00 4.39 0.55 3.21 3.18 16.60 2.59 20.34 7.53 8.50 5.70
6 0.00 0.10 0.27 0.34 2.55 0.88 77.22 1.37 1.56 1.01
7 0.00 0.06 0.02 0.31 0.29 0.30 4.39 3.00 7.39
8 0.00 0.33 3.67 0.17 1.07 0.65 0.68 0.54
9 0.00 4.35 0.09 1.41 0.25 0.26 0.20
10 0.00 1.00 10.00 3.01 3.11 2.52
11 0.00 2.90 7.16 10.02 4.30
12 0.00 4.57 5.23 3.34
13 0.00 558.19 332.90
14 0.00 118.35
15 0.00

  注:1—15分别代表15个源地。1巴音淖尔,2查汗敖包,3布隆嘎查,4渠畔村,5察汗淖尔,6斯布扣嘎、7伊克布拉,8水泉子村,9乌审召嘎,

10旧庙湾村,11马新布拉,12巴音布拉,13卡布奇办事处,14乌仁都喜,15巴音温都尔。

  15,14和13三个生态源地之间重力值最大,相互

关系最为强烈,源地之间物质能量的交流和传播更为

简单,生态廊道建成的必要性最大,须加强这些源地

的保护工作,避免遭到破坏;源地12与源地5和源地

6的重力值较大,对于源地12加以保护,保证源地中

转枢纽作用的发挥;源地1,4,7,8,9与其他源地之间

的关联性较为弱,物质能量的交流和传播稍为困难,
但是由于源地5和10位于它们的周围,生态廊道的

构建以源地5和10为中心,就能够连接起鄂托克旗

所有的迁徙路径。

571第2期       景艳宾等:基于 MCR模型的内蒙古鄂托克旗生态廊道构建



整体来看,鄂托克旗生态源地主要呈现东西两

侧,布隆嘎查和察汗淖尔嘎查源地起到了沟通东西物

质能量交流的桥梁作用,为保证研究区生态源地的整

体连通性,加强对这两片源地的保护显得特别重要,
保护好这些源地有利于研究区东西区域之间的物种

迁移,对研究区整体生态廊道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图5 鄂托克旗重要生态廊道分布

本研 究 鄂 托 克 旗 生 态 源 地 一 共 15 处,源 地

15-13-14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大;源地5-2-12-6之间的

关联度次之,12-3-14和14-5-10之间的生态廊道的构

建最为重要,保护好这两条廊道有利于研究区东西区

域之间的贯穿,对研究区整体生态廊道的构建具有重

要意义。生态源地12,5,13,3,10的保护必须加强,
且生态源地5和3尤为重要,是连接东西的必经之

地。为了合理有效的建成生态廊道,减少廊道建设的

成本,最终构建了鄂托克旗包括4条重要廊道和4条一

般廊道在内的生态廊道体系(图5),总长1524km,
其中重 要 廊 道 为4条,分 别 为15-13-14,5-2-12-6,

12-3-14,14-5-10,共721km。一般廊道分别为14-11,

7-15-4,8-10-9-5和11-5-9-10,共803km。对于源地5
与3,在未来规划建设时需要重点把控,同时在建成之

后也需要采取严格的措施进行保护。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 论

当前关于干旱区草原县域生态敏感性分析研究

较少,本研究采用的层次分析法确定的权重,主观性

太强,且研究选取的评价指标体系不尽全面,与甘琳

等人[22]研究相比,缺少城市扩张和服务等评价因子。
生态服务价值分析,只考虑18a的具体情况,和吴海

珍等[23]研究相比,生态服务价值可信度较低,应该求

取多年均值。与前期研究成果[24]相比,本研究以生态

敏感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综合结果定量的确定出

生态源地,在方法上避免了主观干扰,再结合鄂托克

旗乡镇级矢量数据,准确指出生态源地的所在位置,
对于保护和管理更加具有针对性。在构建阻力成本

面时并没有对特定物种进行针对性的景观阻力赋值,
生成的廊道路径可能不适合部分生物种群。此外,在
生态廊道的规划设计中,不仅要考虑廊道的长度和

宽度,还要注意廊道内的土地利用类型是否满足国土

部门的相关规定,这就给施工建设带来了不确定性,
缺少相关研究,下一阶段,本研究会加大对鄂托克旗

生物资料、国土部门相关规定等资料收集和分析,
进一步深入对廊道建设合理性研究。本文初步对鄂

托克旗生态廊道体系进行构建,对生态文明建设具

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为了更好地提升县域生态系统

的质量和稳定性,生态廊道在未来实际建设中可行性

较大。

4.2 结 论

(1)鄂托克旗生态敏感性较高,全旗敏感程度呈

现为中度以上敏感性,极度敏感区分布在东南部和西

北部,占全旗面积比重41.31%;鄂托克旗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总体状况较差,绝大部分地区处于中低值区,
占全旗面积95.37%。

(2)生态源地的面积为13468.65hm2,生态源地

零散分布在鄂托克旗旗的东西两侧,西北部分布于棋

盘井镇的环境优良的矿区,东部零散分布于林地和水

域附近。
(3)最终构建起包括4条重要廊道和4条一般廊

道的生态廊道体系,生态廊道与生态源地大致构成了一

个环形闭合区域。重要廊道为4条,分别为15-13-14,

5-2-12-6,12-3-14,14-5-10,共共721km。一般廊道分

别为14-11,7-15-4,8-10-9-5和11-5-9-10,共803km。
(4)综合全区核心型生态源地、生态廊道以及生

态建设规划的空间布局,考虑自然本底特征,对于布

隆嘎查和察汗淖尔嘎查源地,在未来规划建设时需要

重点把控,同时在建成之后也需要采取严格的措施进

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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